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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血之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资本主义西方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之斗争»一书由玛拉基·马丁撰写,首次出版于1990年.马丁考察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政治与外交中作为一位具有变革性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他论述了教皇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该书从天主教的视角呈现了那些动态,这些动态在1989年末时促成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应验.
马丁分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的内部动态,尤其关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开放）和“重建”（重组）政策.他讨论了苏联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共产主义体制的努力.他探讨了苏联（南方之王——龙）、天主教会（北方之王——兽）以及他所称的资本主义西方（北方之王的代理军——假先知）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与权力斗争.他讨论了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冲突、间谍活动和秘密行动,并考察了各方为塑造世界未来所作的努力.
马丁强调天主教作为全球政治与外交中的一支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领导下,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塑造历史进程、影响冷战结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将若望·保禄二世的影响置于葡萄牙法蒂玛的圣母显现这一背景之中,并指出法蒂玛对全球事件的影响以及天主教会在塑造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马丁认为,法蒂玛事件具有重要的预言性和地缘政治含义,尤其在冷战时期的语境下更为显著.
马丁探讨了法蒂玛的三个秘密,据称是圣母玛利亚于1917年在法蒂玛向三位年幼的牧童揭示的.他认为,第三个秘密——最初被梵蒂冈保密,直到2000年才公布——包含关于天主教会和世界未来的末世警告.马丁主张,法蒂玛的事件,包括圣母显现以及圣母玛利亚所传达的信息,对全球政治以及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具有重大影响.
马丁强调,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法蒂玛预言的应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认为,若望保禄二世将自己视为法蒂玛第三个秘密中提到的“穿白衣的主教”,并把自己的宗座牧职看作一项使命：直面邪恶势力,并在天主教会内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推动灵性更新.
马丁认为,法蒂玛的信息强调了灵性争战的重要性,以及天主教会有必要面对教会内外的邪恶势力.他主张,法蒂玛的事件为理解并应对现代世界中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灵性与道德的框架.法蒂玛的信息代表的是撒旦的信息,使天主教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当他“冒充”基督时,把撒旦当作基督来接受.
撒但要施行神迹奇事,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招魂术将以冒充亡者的方式来施行其工.凡拒绝听从上帝的警告信息的那些宗教团体,必落在深重的迷惑之下,并与世俗政权联合,迫害圣徒.新教诸教会将与教皇权势联合,迫害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这就是那权势,它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迫害体系,这体系将在人们的良心上施行属灵的暴政.
“他有两角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虽然自称为神的羔羊的跟随者,人却被龙的灵所充满.他们自称温顺谦卑,却以撒但的灵来说话并立法,用他们的行为表明自己与所自称的恰恰相反.这像羔羊的权势与那龙联合,向那些遵守神的诫命并持守耶稣基督见证的人发动战争.而撒但与新教徒和教皇派联合,作为这世界的神,与他们同谋,仿佛人是他国度的臣民一样对人发号施令,任他摆布、统治并加以操控,随他所欲.
人若不肯同意践踏神的诫命,龙的灵就显露出来.他们被监禁,被带到法庭受审,并被罚款.“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启示录 13:16］.“他又有权柄赐给兽像有生气,叫兽像能说话,并且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第15节］.如此,撒但篡夺了耶和华的特权.那不法的人坐在神的座位上,自称是神,并且自高于神而行.«手稿发布»第14卷,第162页.
敌基督既象征罗马教皇,也象征撒旦,因为罗马教皇是撒旦在地上的代表.“于是撒旦篡夺了耶和华的权柄.那不法之人坐在上帝的座位上,自称为上帝,并自高超过上帝.”撒旦打算在他掌权时如此控制世界,以至于他要对人发号施令,“仿佛他们是他国度的臣民,任其随意摆布、治理和控制.”为了拥有一个宗教的王座以施行统治,他建立了天主教会;为了拥有一个政治的王座以施行统治,他建立了联合国.
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妥协,导致了预言中所说的“那罪恶之人”的产生;他要敌挡上帝,并把自己高抬在上帝之上.那庞大的假宗教体系,是撒旦权势的杰作——是他竭力要使自己坐上宝座、照着自己的意思统治大地的丰碑.«大争战»,第50页.
法蒂玛的奇迹及其撒但的预言,是撒但用来预备一个预言性的背景的手段,使天主教会在他出现并冒充基督时,能迅速将教会交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冒充基督的行动将始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这一法令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六节、二十二节、三十一节和四十一节中有所预表.
“藉着那强制设立教皇制、违犯上帝律法的法令,我们的国家将彻底与公义断绝关系.当基督新教伸手越过鸿沟去握住罗马势力之手,当她越过深渊去与招魂术握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我国将弃绝其作为一个基督新教且共和政体之政府的宪法上一切原则,并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虚谎与迷惑作出安排之时,那时我们便可知道,撒但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并且末日近了.”«证言»卷五,451页.
当美国颁布星期日法令之时,“撒但施行奇妙作为的时候已经到了”.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美国“像龙一样说话”,而第十三节不过是指出美国通过星期日法令来“说话”时所发生的事：撒但似乎叫火从天上降下.
神的仆人面容放光,闪耀着圣洁献身的光辉,将急速奔走各处,宣告从天而来的信息.借着成千上万的声音,这警告要在全地传出.神迹将被施行,病人将得医治,神迹奇事将伴随信徒.撒但也要作工,用虚假的奇事,甚至在人眼前使火从天降下.启示录13:13.于是,地上的居民都将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大争战»,第611、612页.
法蒂玛的信息由一个神迹所证实;出席该事件的无神论政府报纸作了见证.它们之所以前往,是要驳斥此前所声称的那位所谓童贞圣母,自五月起直至1917年10月13日的神迹发生之日,于每月十三日显现给那三个孩子的说法.凡在神迹发生时身在法蒂玛的无神论新闻机构,无不证实了这一事件.这确是一个真正的神迹（出于撒但）.
正如玛拉基·马丁在他的书中所指出的,教宗若望·保禄是受他对法蒂玛圣母的虔敬所引导的.法蒂玛的秘密预言直到2000年才被揭示,当然是出于撒旦的预言,不过在末后的日子,耶稣会重演起初的事.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也是摩西首先写下的书,是«约伯记».它指出,约伯代表那十四万四千人,因为一切预言都在末后的日子里得到最完全的应验.在约伯的故事中,撒旦被允许将死亡与毁灭带到约伯身上,为要试炼约伯.末后日子里撒旦被允许施行的奇迹,确实是真实的奇迹.那些是出于撒旦的奇迹,但神允许撒旦完成他最后的巅峰之举,其目的与他当初允许撒旦试炼约伯是一样的.
许多人试图解释灵异显现,把它们完全归结为灵媒的欺诈和障眼法.然而,虽然以欺骗手段取得的结果常常被冒充为真实的显现,也确有显著的超自然能力的表现.现代招魂术开始时出现的那种神秘敲击声,并非出于人的诡计或狡谋,而是恶天使直接的作为;他们借此引入了最为成功的毁灭灵魂的迷惑之一.许多人会因以为招魂术不过是人类的骗局而落入网罗;当他们被迫直面那些不得不视为超自然的显现时,便会受欺骗,并被引导把它们当作上帝的大能而接受.
这些人忽略了圣经关于撒但及其代理人所行奇事的见证.法老的术士之所以能够伪造上帝的作为,正是借助于撒但的帮助.保罗见证说,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将会有类似的撒但权能的显现.主的再来之前,将先有“撒但的运行,带着各样的能力、神迹和虚假的奇事,并以各样不义的欺骗”.帖撒罗尼迦后书 2:9-10.使徒约翰描述末后的日子将要显出的行奇事的能力时宣称：“他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着所给他的权柄能行的那些神迹,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启示录 13:13-14.这里所预言的并非仅仅是骗局.人们之所以受骗,是因为撒但的代理人确有能力行出这些神迹,而不是因为他们假装能行这些神迹. «大争战»,第553页.
马拉基·马丁书中关于法蒂玛的信息,被描绘为末世时期天主教的预言性结构,涉及教会内部的斗争,这场斗争可以被表述为好教宗对坏教宗,或保守派教宗对自由派教宗.保守派——而且按照马丁对该奇迹的解读即好教宗——将其理解建立在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亦称梵一）之上.该会议由教宗庇护九世召集,于1869年12月8日至1870年7月20日举行,主要致力于界定教宗无谬的信理,并处理当时天主教会所面临的各种神学与教义问题.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常称为梵二,则在更晚的时候举行,于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召开.它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集,在若望二十三世去世后由教宗保禄六世继续主持.
按照马丁的说法,“天主教的末日”揭示了这样一场斗争：一方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所阐述的罗马教会的无谬性与首位权,另一方是如今由“觉醒”教宗方济各所展现、并体现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文件中的自由主义.马丁认为,在围绕这两种控制教会的路径的斗争中,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耶稣归来,降临人间,将他的祝福赐予那位善良的教宗,并登上天主教会的宝座.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至十五节中,紧接着第十六节星期日法令之前的历史,描述了代理战争中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是在普京于第十一和第十二节得胜之后发生的;而在这三节经文的中间,第十四节指出了天主教何时进入末后的历史.
根据以赛亚书,罗马的淫妇在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象征性的七十年统治期间被人遗忘.教皇制度于538年第一次在地上登上王位;在其登基之前的标志是533年的查士丁尼敕令.
围绕查士丁尼敕令的历史表明,查士丁尼试图通过结束在王国内引发动荡的宗教争论来巩固他对王国的控制.那场争论在于：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还是西方的罗马教会,才是所谓“基督教会”的首脑.在第十三节中,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将面临一场迫使他重演查士丁尼历史的争端,并宣称天主教会是诸教会之首、异端的纠正者,以建立巩固其权力所需的政治支持.
我们不应当对法蒂玛的撒旦式预言抱有任何信心,我们当看明上帝的话语所启示的内容.二十世纪初,地上兽的两只角都进入了它们的第三代,也就是妥协的一代.共和政体那只角把其金融体系拱手让给了国际银行家,其渊源可追溯到“红盾”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与光明会、共济会、秘密结社以及耶稣会之间存在神秘的联系.怀爱伦姐妹直接警告过这些势力.同一时期,作为新教那只角的老底嘉状态的复临运动,也把其教育和宗教机构交由世界的管辖.
就在那个时期,现代的南方王的历史始于俄国革命,现代的北方王的历史始于法蒂玛的奇迹.正如马拉基·马丁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除了好教宗与坏教宗之间的内部斗争之外,法蒂玛的信息指出,天主教总体上与无神论斗争,更具体地说是与俄国的无神论斗争.1917年教宗本应据以行事的那个秘密包含了一个（撒旦的）承诺：如果教宗召开宗座选举秘密会议,并将俄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那么就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还指出,如果教宗拒绝,俄国将把其思想广泛传播开来,随后将会有另一场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了天主教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战争.天主教在那场战争中的代理军队是纳粹德国.教皇制度总是使用代理军队.1933年,天主教会借由帕切利枢机主教的运作,与阿道夫·希特勒签订了一项协定,使希特勒得以控制德国;并且按希特勒自己的见证,正是那份契约（协定）使他得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教皇制度用以对抗无神论俄罗斯的代理,而在这场代理战争的第二场战役中——如今正在乌克兰进行——同样是由另一支纳粹代理军队来执行的.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借着两大错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为圣——撒但将使众人落在他的欺骗之下.前者为招魂术奠定基础,后者则与罗马形成同情的纽带.美国的新教徒将率先伸手越过鸿沟去握住招魂术的手;他们还要越过深渊与罗马权势握手;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这个国家将在践踏良心权利方面步罗马后尘.
随着招魂术愈发仿效当今徒有其名的基督教,它便更有能力去欺骗并设下罗网.撒但自己也依照现代的风气改头换面;他要以光明天使的面目出现.借着招魂术的媒介,将要行神迹,病人要得医治,并且要施行许多无可否认的奇事.而且这些诸灵会自称信奉«圣经»,并表示尊重教会的制度,他们的作为就会被当作神的能力之显现而被接受.
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与不敬虔的人之间的界线如今几乎难以辨认.教会成员爱世人所爱的,并随时准备与他们联合,而撒但决意把他们联合为一体,从而把众人席卷进招魂术的行列,以加强他的势力.自夸神迹乃真教会凭据的教皇派之人,将很容易被这行奇事的能力所欺骗;而新教徒既已丢弃真理的盾牌,也将受迷惑.教皇派、新教徒和世人都要同样接受有敬虔外貌却没有能力的宗教,并且在这种联合中,看见一个能使全世界归信并迎来久所盼望之千禧年的宏大运动.
借着招魂术,撒但显为人类的恩人,医治人们的疾病,并自称要提出一种更新、更崇高的宗教信仰体系;但同时他却以毁灭者的身份行事.他的诱惑正引导无数人走向灭亡.不节制推翻理智的宝座;纵欲、纷争和流血随之而来.撒但喜爱战争,因为它能激起人心中最恶劣的情欲,然后把那些浸淫于罪恶与血腥的受害者一扫而入永恒之中.他的目的就是煽动列国彼此交战,因为这样他就能使人们的心思从为在上帝之日站立得住而作的预备之工上转移开来.
撒但也借着自然界的各种力量来收割他那群尚未预备好的灵魂.他研究了大自然实验室的奥秘,并在上帝所许可的范围内,尽其全力去控制这些力量.当他被允许去苦害约伯的时候,羊群牛群、仆人、房屋、儿女多么快就被席卷而去,祸患接踵而至,转瞬之间一件连着一件.是上帝庇护祂所造之物,用篱笆将他们围护,使他们免受那毁灭者的权势.然而,基督教世界却藐视耶和华的律法;主必照着祂所宣告的去行——祂要从地上收回祂的赐福,并从那些悖逆祂律法、且教导并强迫他人也这样行的人身上撤去祂的保护看顾.凡不受上帝特别护佑的人,都在撒但的掌控之下.他会偏袒并使一些人顺遂昌盛,以推进他自己的计划,也会使另一些人遭遇患难,并使人们相信是上帝在降灾于他们. «大争战»,第588、589页.




